
6 月 3 日，王爱国到郑州市行
政复议中心拿《复议决定书》。

“忙活六年，复议、诉讼十几次，
这是第一次赢。”王爱国小心翼翼
地将他的“首胜”成果叠好，放进电
动车后备箱里，再用大锁锁上。

王爱国是郑州市管城区硝滩
社区居民，河南省信息产业厅退休
职工。2006 年，他所在小区100 多户
居民的房子遭强拆。

“那时，他们补偿给居民是每
平方米一千六。”后来，被拆迁的土
地使用性质由住宅用地变成商业
用地。在他们曾经的家园上，矗立
起的“裕鸿国际”商业广场，开盘价
每平方米将近七千，现在二手房已
涨至万元。当初有关部门承诺给他
们的回迁房，也成了泡影。

王爱国想不通，60 多岁的他带
领大家六年间七次行政起诉，七次
败诉。

今年初，他开始尝试通过申请
信息公开，查找“裕鸿国际”项目的

“硬伤”，希望在第八次诉讼中打赢
官司，结果遭遇“天价盖章费”。

需要就是最好的大学

王爱国左手腕总戴着一块手
表，从不离身。这个手表表盘宽大，
有多个功能按钮，这个手表，是他
维权的“秘密武器”。

退休前，他是河南卫视、郑州
电视台的通讯员，对于新闻报道那
点道道，也算门儿清。

王爱国耳朵不太好使，跟人说
话像吵架。一提起拆迁的事，王爱
国能连续说上三个小时，不停歇、
不喝水，细致到哪天去了哪个部
门，都能脱口而出。

“从 2002年开始传言，我们小
区要改造，直到 2005年 5月，大家
都还以为能回迁。”但突然来通知
书说，小区改造后全是商业项目，
要房子的拆迁户，都将被安置在距
硝滩社区南 4公里外的五类地段。

“这下大家都傻眼了。”
由于王爱国等 122 户一直达

不成协议，房子被强拆。
2006年 9月至 2008年 3月，

王爱国、侯惠新等人以“行政强制
裁决”、“强制拆迁案”和“拆迁许可
证案”三个起诉标的，共 6次起诉和
上诉，均以败诉告终。
2008年 5月 5日，王爱国等人

把“拆迁许可证案”二审判决质证
意见，递给了正在接访的河南省高
院院长。

“高院领导当即批示，要求郑
州市中院对该案三个月内立案再
审。”王爱国说，这也让他更坚定了
要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
2010年 3月，郑州中级法院指

定管城区法院重新审理。
“第一次打官司请了律师，每

户出了 1500块钱。后来干脆我当代
理人。”物理系本科毕业的王爱国
自学了各个版本的拆迁管理条例，
以及《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
施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需要就是最好的大学。”王爱
国琢磨这些法律条文时，都是针对
要用到的法规，先找对应的案例。

“名记”罗昌平报道的嘉禾拆迁案，
他张口就能复述。

在二轮一审前阅卷时，王爱国
找到郑州市管城区法院给管城区
政府写的司法建议书，看到里面一

句“拆迁人在没有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批准文件情况下即获得房屋
拆迁许可证，用地不合法”时，“这也
是证据啊。”王爱国激动地说。

王爱国说，今年 4月 13日，管
城区法院二轮一审(总第七审)判决
前，管城区政府拆迁办拆迁二科科
长沙宝亮找到他，要请他吃饭，还多
次给他递话，可以把他的房子挪到
小高层，面积大，也不用补差价。

“我死了，连块木片都带不走，
还稀罕他们的房子？”王爱国把手
一摆，说，“他知道我是主心骨，想釜
底抽薪。”
2011年 5月 4日，管城区法院

作出判决，王爱国败诉。
“不过，这回法院对我的态度

好多啦，还说以后有类似案件，请
我当顾问。”王爱国说，虽然输了七
次官司，但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个

重大发现，那就是“裕鸿国际”项目
连拆迁许可证等一些基本要件都
没有。

“那我就去审批这些要件的部
门，挨个申请信息公开，找证据。”王
爱国说。

你不争取，谁也救不了你

今年 2月，王爱国等人向郑州
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裕鸿国际”项
目土地登记信息等文件，对方说，

“不能提供，没有。”
“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啊？我

去复议你！”这句话成了王爱国的
口头禅。
6月 2日，郑州市行政复议中

心通知他：“决定下来了，判国土局
违法。”

为了记录这来之不易的“首
胜”，他摘下手表，给记者戴上。“到
时候我和侯惠新跟他们说话，你就
把手腕支在桌上，对着我们拍。”

王爱国的这个“秘密武器”，是
他花 980块钱买的，他家里还有其
他各式偷拍机，专门对付那些说话
不算数的部门。

一进郑州市行政复议中心办
公室，王爱国笑眯眯地说：“俺来报
到了。”

工作人员客气地对老熟人打
招呼：“欢迎指导工作啊，王老师。”

工作人员拿来复议决定书。还
没等签收，王爱国又问：“俺 5月 6
日交上来的关于规划局没公开‘裕
鸿国际’用地变更许可等文件的复
议，到现在怎么还没回复？”

工作人员笑着说：“有疑问尽
管提，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另一名工作人员过来，把郑州
市规划局的答复交给王爱国。

王爱国看完郑州市规划局回
复的“答辩状”，说：“给群众复议回
复能叫答辩状吗？他们也是学法律
的。”

走出复议中心，王爱国扬着
《行政复议书》，高兴地说，“这至少
是一个战役性胜利。”

“最初他们也不想接，斗了一
回，我们大获全胜。权利是争来的，

你不争取，谁也救不了你。”

盖个公章，凭啥收两万

今年 2月 12 日，在郑州市城
乡规划局城建档案馆，王爱国要求
档案馆提供“裕鸿国际”项目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档案馆的人说，那是档案，跟
政府信息不是一回事，只能查看，
不能复印。

“那规划局应该公开的那些信
息在哪？我查的《规划许可证》是规
划局应该主动公开的。缠了半天，
他们说，还没碰见过来办事的，敢
跟他们打一个多小时嘴仗。”王爱
国笑称。

最终，一位负责人答应复印，
但这个复印件若是加盖证明信息
来源的公章得收费，项目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要收费 150元，以后每
增加 1000平方米加收 100元。

王爱国估算了一下，“裕鸿国
际”项目一共 20万平方米，得收两
万元。

“我彻底蒙了。”王爱国说，“他
们这是拿信息公开闷头发财啊！我
说，‘我去复议你！’”

这是王爱国第一次为信息公
开申请复议。

他们走进郑州市行政复议中
心的大门，一名工作人员听完后，
拿了本书，说：“根据复议法查ⅹⅹ
条，你这个不能复议。”

“你把书拿来我看看，到底是
哪一条？”

对方翻了会儿书，没找着。接
连又出来两人，接待王爱国。

“他们就是不想接复议申请，
而且一再劝我们再去找规划局。”
王爱国说。

后来，复议处一名领导出面，
答应收下。但工作人员又说，复议
处刚搬家，设备不全，没法办公。而
且也快到下班时间了，让他们准备
好材料下午再去。

“所有材料我们都准备好了，
差几分钟下班也是工作时间啊。除
非你现在给我开个无法办公的书
面证明。”王爱国当场顶回去。

最后，工作人员加班办了接
收。

由于案情复杂，复议中心召开
了听证会。列席会议的郑州市城建
档案馆馆长曾予新表示，“天价盖
章费”一说不实。

王爱国亮出“秘密武器”，要求
现场播放他偷拍的“收费录像”。

“别放了，王老师。”曾予新再三
解释，盖章只对企业收费，不会对
老百姓收费。最后，他答应给王爱
国免费盖章。

开完听证会已经下午 4 点
多。曾予新说，他要出去办事，让
王爱国他们下午 6点再去档案馆
找他盖章。

“下午 6点都下班了，我们找谁
去啊。”曾予新坐汽车刚走，侯惠新
就骑着三轮车带着王爱国一路跟
到了档案馆。

进了“馆长办公室”，没见到曾
馆长，他俩一进厕所，发现曾在厕
所里。

“我们一进去，吓了他一跳，然
后追着他去了办公室，才把档案馆
的章盖上了。”王爱国大笑。

“对社会运作机制了

解的人，也吃得开”

王爱国有一次看凤凰卫视，听
杨锦麟讲，如今社会有两种人吃得
开，一种叫有钱的，一种叫有权的。
他觉得这话不完全对，他认为还有
第三种人，那就是对中国社会运作
机制非常了解的人。

“跑了这么多部门，咋进去我
早就摸出门道了。”王爱国说，比如
去管立项的发改委，就跟门岗说是
来报项目的；到规划局，就说是来

申请规划的；去工商局，就说是年
检营业执照。

“我充分了解这些部门是怎么
干事，干什么事的。”王爱国说，“不
能跟他们闹，光说那些部门‘门难
进’、‘事难办’、‘脸难看’没用，把事
办成才是关键。”

王爱国第一次去郑州市政府
申请公开国有土地批准使用权文
件前，这个“老通讯员”跑到电视台，
打电话给市政府。

王爱国自称是电视台法制频
道的，先申明不是采访。“我说有群
众要求信息公开，他也说让找谁谁
去。我说群众来电视台了，你们不
解释不行啊。”对方改了口，说第二
天让群众去找市政府。

王爱国第二天就去市政府，说
是电视台让来问的。“在门岗填完
表，进去就找到负责信息公开的电
文处，递上信息公开申请表。”

等他拿到申请回复时，一看，
“都是套话，但有个书面证明也算
没白跑。”

“相比有些部门，发改委的态
度不错。”王爱国说，郑州市发改
委专门有个办公室管信息公开。
他去申请公开“裕鸿国际”项目立
项文件，接待他的刘绪宝还给他
倒了杯水。

他先提交了书面申请，后面还
附上有关信息公开和行政许可的
法律条文。“他们一看就明白了，省
得再磨嘴。有些递材料的人，只会
喊，不合理啊，气死我了，没用。”王
爱国说，刘绪宝接了申请书后，还
给了他一个收据。

王爱国发现，这些部门负责信
息公开的人，只要是年轻点的，开
始费点口舌，最后都能公开。“他们
讲理啊，把相关法律法规往那一
摆，你稍微一讲，他就明白了。那些
年龄大的‘老资格’，你说得再清楚
再好，都不正眼看你。”

有一次，他去郑州市建委申请
公开建设工程开工许可证，接待他
的一个年轻人告诉他，开工许可证
不属于公开对象，而且许可证已经
发下去了，应该去企业查。

“我去发现他的问题，找他能

行？谁制作谁公开，这个证是你们
做的，能不留个底儿？”王爱国这么
一说，年轻人不说话了，帮他查完
后，还给证明材料上盖上章，告诉
他，“裕鸿国际”项目属于未批先建，
还被查处过。

即使输了，哪怕前进

一小步，也是值得的

“2005年退休后，该过悠闲的
日子喽，没想到，这一折腾就是 6
年。”对王爱国一直以来做的这件
事，老伴不支持，一直劝他，“胳膊拧
不过大腿，你跟人家争啥？”

“我要维权。他们把住宅用地
改成商业用地，扩大容积率，能多
盖房子多挣钱啊。像郑州市原副市
长王庆海、深圳市市长许宗衡，钱
多、女人多、房子多的杭州市副市
长‘许三多’，他们都是倒在这上面
的。”说到这里，王爱国耸耸肩膀，这
是他的习惯动作，像个老顽童。

王爱国说，他一直坚守一个原
则，“维权时，不说出格的话，不上
访、不越级。必须认清，我们是要在
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他强
拆我的房子时，为了避免对抗，我
提前搬走了。”
2006年 6月 24日，王爱国的

房子被强拆。“在这之前强拆时，我
看拆迁办用录像取证，觉得我们也
有必要留下证据。我也跑到科技市
场买了台松下 580，8000多块。”

王爱国还花 19000多元买了一
台便携式摄像机。有一次，他拿着
这个“大家伙”去跟拆迁办谈判，“太
扎眼了，人家不跟我谈。”后来，他就
花 600多元买了个手表式的偷拍
机，没过多久坏了。他又在科技市
场花 1700多元，买了个高级点的偷
拍机，上面装有高清晰 150度鱼眼
镜头。“啥东西用时间长了，容易认
出来。再后来，我又买块高清带夜
视的偷拍手表，980元。”

电脑 9000多，摄像机三脚架
1400多元、摄像机箱子 300多元、一
个帽子上用的偷拍机千把块钱。在
王爱国的书房里，除了这些再没有
其他值钱物件。灯泡还没电脑屏幕
亮，一张上世纪 70年代式样的圆桌
上，摆着一尺多高的诉讼材料。

“我一个月退休金还不到
3000 元，好在没有太大负担。”王
爱国说，现在，人死了，连个棺材
板都不兴要，反而让他洒脱起来。
不过，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也
不敢给老伴细说，五千买的，说三
千，“她文化程度低，说了，也算不
清这账。”

说起王爱国，老街坊们很兴
奋，“王老师法律上懂得多，没有
他，我们很难走下去。”

其实，王爱国坚持走法律途
径维权的路子，在此之前就已经
开始了。2004 年春节，王爱国发
现家里每月平均不到 30 元的电
话费，一下涨到了 100 多元，要求
打印话费清单遭拒，一气之下，他
把网通公司告上法庭。

此后，“维权斗士”王海也在
北京打过类似官司，还邀请王爱
国做代理人。

“虽然也输了，但有些公益官
司，即使输了，最起码让对方、让
社会知道了不合理的地方。哪怕
能推动司法进程向前挪动一小
步，也是值得的。”王爱国说。

“我要去复议你们”
一位退休职工与“天价盖章费”的博弈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

长达 6 年的维权之路，让王爱国愈加坚信一个原则：坚决不上访、不

越级，只要了解社会运行机制，就能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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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为郑州市新的商业中心，王爱国心里五味杂陈。


